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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洪

新华社长沙 7 月 12 日电（记者明星、史卫燕）
6 月下旬以来，湖南多地连续强降雨。受长江高水
位“顶托”和沅水、澧水两大河流洪水影响，洞庭湖
水位逐日攀升，南洞庭湖的多个站点，近日接连超
保证水位，防汛形势极为严峻。

为了保卫家园，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坚守
大堤，鏖战南洞庭！

头顶“悬湖”护大堤

7 月 11 日，沅江市 320 公里一线防洪大堤全
线超警戒水位，其中 151 公里堤段超保证水位。

7 月 12 日，南洞庭湖高洪水位仍在维持，沅
江市超保证水位的堤段比 11 日又增加了 16 公
里，达到 167 公里。

沅江市永新垸四面环水，是洞庭湖的湖心岛。
站在岛上的大堤举目四望，浊浪滚滚，水流浩荡。
南洞庭芦苇场场部设在永新垸，为了保卫家园，全
场干部职工冒着酷暑奋战在抗洪一线，巡查堤防，
清障除险。场长杨志文介绍，八百里洞庭已成“悬
湖”，永新垸这样的湖心岛，就是“悬湖”中的“澡
盆”。

南洞庭芦苇场防汛抗旱第一大队五花洲中队
负责坚守永新垸一线防洪大堤近 6000 米。烈日
下，中队长刘清山挥汗如雨，带领党员、群众用镰
刀和锄头清除杂草等障碍物。他的儿子今年高考，
他仍然坚守大堤，没有陪儿子高考。一周多来，刘
清山虽然双手磨出水泡，两眼布满血丝，但仍然干
劲十足。

洞庭湖一线大堤还活跃着一群“抗洪老兵”。
自 7 月 4 日上堤巡查以来，年逾花甲的老党员黄
新田吃住都在大堤，只回家取过一次劳动工具。两

鬓斑白的他，穿着防雨服，不时敲击着腰间的“梆
筒子”。清脆的声音时刻警醒着岸边的人们。

黄新田现在是沅江市琼湖街道参与抗洪的党
员志愿者，过去是种田能手，但洪水曾让他颗粒
无收。

“我们上堤巡逻，也是保护自己的家园。1996
年夏天，洞庭湖洪水滔天，漫过大堤，淹没了我的
房子、稻田。很多人在那场洪灾中失去了自己的家
园。洪水把我们害惨了！”黄新田说，“今年洪水大，
我自愿来巡堤，为抗洪出一点力。”

在洞庭湖中的“孤岛”澎湖潭垸大堤上，每天
都有 100 多人拉网式巡查可能出现的险情。78 岁
的邹闲仙老人，在岛上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抗洪经
验十分丰富。他感慨地说，现在的抗洪条件比过去
好多了，大堤上每隔 50 米安装了路灯，大家告别
了用手电筒和马灯夜晚巡堤的历史。

巡堤的干部群众，分堤段排成一排，用手里的
锄头、铁锹、镰刀清理杂草，缓慢地挪动着，锐利的
目光扫过草丛、堤坡、沟塘，不放过任何可疑隐患。

“孤岛”转移大作战

南洞庭湖河汊纵横、洲岛密布，广阔的湖面上
星罗棋布地散布着 100 多个湖洲和湖心岛。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我们有救了！”7 月
11 日，家住莲花岛村的村民夏介文看到救援的船
只来了，心里松了一口气。

莲花岛村是沅江市琼湖街道的一个孤岛渔
村，管着撂刀口、莲花坳、明山、朗山等 4 个洲岛，
洲岛上常住着 1000 多人。这次洪水来势凶猛，水
位上涨很快，建在低洼处的房屋，大部分都泡在了
水里。

沅江市防指接到村民求救信息，第一时间
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和村支两委迅速安排人员和
船只，将遭洪水围困的村民转移。岛上地形复
杂，洪水深浅不一，帮助村民转移的船只常常搁
浅，救援人员用竹竿撑、双手划，挨家挨户上门
将村民接到小岛的高处。

“一听说他们这里遭了灾，街道和村里第一
时间就把人员和船只安排到了现场，帮助他们
安全转移。”村支书刘克辉介绍。灾情发生后，沅
江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迅速安排帐篷、矿泉水、方
便面、大米等救灾物资，和救援队伍一同前往
灾区。

目前，莲花岛村 1000 多人已全部安全转
移，其生活物资都得到了相应保障。

做好打持久战准备

7 月 3 日，沅江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7 月 8 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连日来的奋

战，很多坚守抗洪一线的干部群众已经极度
疲劳。

南洞庭芦苇场干部汪京华今年 58 岁，人称
“老汪”。由于多日上堤防汛救灾，老汪体力透
支，风湿病又复发了。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腿抽
筋疼得他直冒冷汗，走路也是一瘸一拐。领导安
排他休息 3 天，但是汪京华一天都不想耽搁，赶
紧让爱人送来了药，执意要继续留在抗洪一线
值守。

目前，沅江市各级干部奋战在南洞庭湖抗
洪一线，累计投入防汛劳力 7 . 5 万人次。沅江
市防指在向 8 大堤垸派出 22 名驻垸水利技术
人员的同时，还专门成立了 2 个水利抢险技术
专家组分赴各堤垸指导防汛工作。

沅江市委书记黄育文介绍，目前洞庭湖区
的汛情走势十分复杂，全市上下全面动员部署，
做好打持久战、打硬仗的准备，全力以赴打赢防
汛抗灾整体战。

7 月初以来，长
江中下游地区持续超
强降雨，导致我国第
二大淡水湖——洞庭
湖洪水猛涨。湖区很
多地方的水位，连续
突破“警戒”“超警戒”

乃至“保证”水位。面
对严重的汛情和险
情，湖区有数以万计
的干部群众，夜以继
日守卫在洞庭湖千里
长堤之上。

连日来，记者在
抗洪一线采访，发现
到处都能遇上名字里
带“水”的“守堤人”，
比如“洪”“涛”“波”

等。他们的名字，浸润
着“湖畔人家”关于洪
水的记忆，鼓舞着守
卫河湖安澜的壮志
豪情。

哪里险就要

到哪里去

12 日上午，记者
赶赴洞庭湖畔的湖南
省津市市，洪水导致
一条省道中断，需走
县道绕行。

行至津市市白衣
镇，记者发现抗洪抢
险的防线近在眼前。马路边大片稻田被洪水淹
没，县道也危在旦夕。

43 岁的白衣镇党委书记刘波，在抢险现场
带领干部群众争分夺秒抢筑子堤。他们用编织
袋灌装泥土，每袋足足有 80 多斤重。

子堤筑成后，记者采访刘波，方知他生于洞
庭湖畔。“童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家乡发大水，
父亲用一根扁担挑起两个箩筐，一个箩筐里坐
着我，另一个箩筐里坐着我弟弟。”刘波说，“爸
爸挑着我们两兄弟，走了二十几公里上山躲
水。”

“爸爸给我取名刘波，给弟弟取名刘泳。湖
区很多人取名字都喜欢带‘水’，我中学同班同
学光是叫‘涛’的就有三个。这样取名字，是希望
遇洪平安、逢灾无恙。”刘波笑言。

这些天，刘波和白衣镇 100 多名干部日夜
坚守在一线。“小时候，父亲每年冬天都会扛起
铁锹、挑起箩筐去修堤，如今守护着万千百姓生
命财产安全的大堤，基础就是父辈们一担担挑
出来的。白衣镇有三个水库、两个地质灾害点，
丝毫不能大意和马虎。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我
和镇里党员干部们就要去哪里。”刘波说。

抗洪一线是最好的课堂

南洞庭湖畔的沅江市南嘴镇，位于洞庭湖
深处。7 日晚至 8 日凌晨，记者在暴雨中登上南
嘴镇目平湖大堤，看到堤内村庄二层楼房屋顶，
与堤外风急浪涌的洞庭湖面高度几乎持平，“悬
湖”之势令人触目惊心。

在这段大堤上，南嘴镇镇长刘洪迄今已经
坚守了 10 个昼夜，其间一度经历目平湖超保证
水位的险情。

“我从小在湖区堤垸长大，名字里这个‘洪’
字，是因为出生那年正好涨大水。”刘洪说。

十天来，担任责任区段抗洪指挥长的刘洪，
和抢险队员们一起清基扫障，一起疏浚或开挖
导浸沟，一起巡堤查险处险……

“防汛基础工作，点点滴滴来自湖区人民多
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教训。”刘洪说，他和镇里的
干部这段时间与群众一起守护大堤，朝夕相处
中更深切感受到了湖区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团
结一心与洪水搏斗的可贵品质。

“洪水是会造成损失的天灾，但抗洪一线是
干部教育最好的课堂。”刘洪说。

“水利人”的理念永远不变

洞庭湖深处有“水窝子”之称的湖南省安乡
县，7 月初以来遭遇长江高水位、澧水和沅江洪
峰、暴雨等“三面夹击”。

34 岁的王洪波，是安乡县大鲸港镇的一名
防汛中队长。他出生那年遇上发大水，爹妈就给
他取名“洪波”。

汛期以来，王洪波的作息是这样的——凌
晨 3 点起床，开车赶到县城，花一个多小时为中
队约 140 名队员买菜，再送回队里供伙房做饭；
天亮后，带队上堤，巡查、排险、挖导浸沟，有时
顶着烈日，有时冒着风雨；天黑了，走访周边老
百姓家，安顿临时借住的防汛队员……

每一天，他都要近午夜才能歇下。因为频繁
出汗和淋雨，每天都得准备三套换洗衣服。

“老是想睡觉，实在困了，就打自己几耳
光。”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但我一定能坚持下
去。湖区人都懂得‘保堤就是保命’，我是党员、
是村干部，必须冲在前面。”王洪波说。

47 岁的刘洪流，是安乡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副主任。连日来，他像钉子一样钉在类似
“调度枢纽”的岗位上。“这是 2003 年以来最严
峻的汛情，超警戒指令我们下了 80 多次。”

刘洪流生于洞庭湖畔“水利世家”：父亲是
乡镇水利站的站长，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因此
给儿子取名“洪流”。刘洪流 19 岁参加工作，第
一个岗位就在堤垸。

1998 年，湖南遭遇特大洪水。在那个艰难的
盛夏，刘洪流一直守在安保大垸。他说，当年调度
防汛人员“基本靠吼”——只能通过电台；监测水
位“基本靠抄”——每半小时看水位标尺人工抄
录一次；他曾亲眼见到洪水入侵堤垸后，群众拖
家带口划着木船、门板甚至木盆逃离，在堤上搭
帐篷避灾……

“如今，抗洪从过去‘人海战术’，发展到机
械化、信息化甚至智能化。”刘洪流说，如今人员
指挥调度可通过实时视频，水位监测能实时遥
感、自动记录，还有智能化大数据分析预测和预
警……

“很多东西都变了，可土地没变，河流没变。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永远不会变。”刘洪
流说。 （记者苏晓洲、袁汝婷、蔡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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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1 日，在沅江市琼湖街道莲花岛村，洪水淹没了部分房屋和土地。 新华社发

鏖鏖 战战 南南 洞洞 庭庭

（上接 1 版）关键时刻，张葵阳果断跳入湍急
的排水通道，其他村民紧随其后。他们扔下雨衣，
在水中用脚一步步试探着定位涵洞，再潜入水中
用木板挡住涵洞，接着用土包固定、压胶布防水、
垒墙……经过两个多小时连续奋战，终于堵住了
隐患。

“在困难面前，党员干部就要冲在前面，群众
才会信服，才能快速形成凝聚力。”张葵阳说。

记者在位于鄱阳县城附近的昌江圩堤上看
到，江水正逐渐逼近堤坝坝顶。堤坝上，许多工程
车辆来回穿梭运送土方和砂石，干部群众冒雨垒
砌装满土方的编织袋，对堤坝进行加高加固处理。
江西武警机动支队 200 余名武警战士，沿堤坝垒
起高 1 . 5 米、长 1500 米的“土龙”，将洪水死死拦
截在外。

与此同时，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也在有
序进行。9 日早上，桂湖村 500 多名村民被紧急转
移到县城的一所小学集中安置。为了让村民能喝
到热水，工作人员还临时搭建了一间开水房。

鄱阳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兰穹飞负责安置
点村民的衣食住行，她调动志愿者把盒饭送到村
民手里。“我们不会让一个村民流离失所。”她说。

全力迎战，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当前我国南北方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
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立说，7、8 月份是我
国防汛关键期，江河洪水将呈现多发频发趋势。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计，盛夏南北方均有多雨
区，一些河流可能发生区域性较大洪水。台风也可
能对东南地区和华南沿海产生影响。

近几日，有一些河流站点出现超过 1998 年洪
水的水位。水利部水文情报预报中心主任孙春鹏
说，我们已建成了比较完备的水利防洪工程体系，
即使发生 1998 年那样的洪水，也有能力应对，为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
的水利安全保障。

“面对严峻汛情考验，要坚决把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理念贯彻落实到防汛抗洪工作各个环
节，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守好底线，把确保
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应急管理部
应急指挥专员张家团说。

浙江新安江水库 9 孔全开泄洪后，近日水库
水位逐渐缓慢下降，钱塘江流域各站回落至警戒
水位以下，浙江省防指下调了应急响应级别。

“雨势减小、响应降级并不意味着能放松警
惕。”浙江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说，新安江建德段
沿江堤防还存在滑坡、塌方风险，要严防局地强降
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这位负责人说，淳安县 23 个乡镇受灾严重，
基层干部群众正在抓紧时间自救。水位每下降一
厘米，恢复和消杀工作就跟进一厘米，并继续完善
城市、村庄、农田、鱼塘的排涝措施，抓紧恢复灾后
的农业生产。

（记者胡璐、高敬、刘夏村、范帆、侯文坤、周
楠、黄筱）

 7 月 11 日，“阿姨团”队长余风英（前）在圩
堤施工现场挪动沙袋。

在江西省鄱阳县鄱阳镇江家岭村，有一支防
汛队伍——由中老年妇女组成的“阿姨团”。“阿姨
团”的队长余风英自豪地说：“我们之前都是一起
跳广场舞的‘舞友’，洪水来了，广场舞也没心思跳
了，我们也想组织起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于是，
一支由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的阿姨们组成的抗洪
“阿姨团”成立了。干不了扛沙袋的重活，她们就装
沙袋；修不了圩堤，她们就协助巡护。

担心大家在高强度的工作下中暑，在忙完上
午的工作后，“阿姨团”马不停蹄地开始熬绿豆汤。
“前两天一直下雨，阿姨们帮我们煮了红糖姜水；
今天天气热了，阿姨们又送来了绿豆汤，我们干活
都更有劲了！”一名武警战士说。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不只会跳广场舞

还能上堤保家园

“家在哪？”“就在那儿！”
站在江堤上，即便隔着数百米，透过氤氲的

水汽，55 岁的村民董秀花还是一眼找到了家。
不过她暂时回不去了。短短 4 天，上涨的江

水淹没了回家的路。原本位于江心洲上地势最
高的自家房子，如同正在沉没的孤岛，随着江水
的上涨，一点点迫近江面。“离水还有 2 尺高。”
董秀花说着咬紧了嘴唇。

在她身后，高高的江堤下，安徽省东至县胜
利镇阜康小学内，还安置了 17 名像她一样“找
家”的人。

7 月 7 日，当地长江水位持续上涨，家在圩
区的乡亲们被镇村干部紧急转移到这座二层小
楼的教室里，桌椅已被腾空，取而代之的是折叠
床和凉席，讲台上备有食物、水、蚊香、热水壶以
及必备药品。

对于这所学校的“临时居民”来说，因为这
场超历史水位的大洪水，让“家”这个词有了新
的含义。

离家前还担心“吃不好、睡不香”的村民金

龙德，很快体会到家的味道。入住第二天早晨便
吃上了热腾腾的牛肉包子，这是村干部当天一
早冒着大雨，去集镇上买的。

“条件肯定不能和家比，但住一天就要给他
们一天家的感觉。”胜利镇党委书记杨克飞告诉
记者，针对这 18 位“临时居民”，镇村干部每天
排班，从繁忙的防汛工作中抽出时间，做好送餐
等服务。

47 岁的周慧云是村医，7 日与大伙儿一起
住进教室，成了安置点的“私人医生”。给老人量
血压、为住宿卫生消毒，大伙儿有个头疼脑热
的，她都能照顾到。“感觉这几天比平时还忙。”

董秀花想家，主要是惦念家中的“生意”。
20 余亩的西瓜、黄豆以及玉米已经泡在了水
里，如今她指望着 80 多只鸡鸭能“对冲”损失，
“家回不去，它们喂不成，以为又要砸手里。”好
在只要有家，便有“家人”守望。“镇里组织了 23
名干部和抢险人员在江心洲帮助他们看护房
屋、养殖家禽。”东至县副县长郭宏盛在现场说。

“有大家的地方，也是家。”村民马美云笑着

说，她和自己的三个老姐妹卷着铺盖“挤”在一
间教室里。少了农忙，却多了说话的人，每天做
着针线活、唠唠家常，倒也不亦乐乎。“庄稼淹了
再种呗，江边长大的人还能怕水不成？”

唯独让马美云放心不下的，便是老伴。她告
诉记者，当时催着转移，老伴却拎着铁锹上了江
堤，每天挖土保圩护坝，已是 4 天不见人影了，
只在晚上简单通了一个电话。“昨晚又是一夜没
睡，嗓子都哑了，真把自己当大禹了。”语气里既
有埋怨，更是心疼。

入夜，二楼最西头的教室亮着灯，29 岁的
张翔坐在课桌旁，备战一个月后的公务员考试。
去外地读大学后，这是他与父母最长一次朝夕
相处，也是他第一次看到村里大妈们骨子里的
乐观，大叔们在江堤上的勇毅。

他填报的职位在长江对岸的城市，“期待我
能成为一名基层工作者，站在江边，为家坚守。”

这一夜，江水依旧在涨，家依旧在那……
（记者陈诺、李亚彪、刘方强）
据新华社合肥 7 月 12 日电

心 安 之 处 就 是 家

赣北江心，九江市柴桑区江新洲，四面环
水，如一叶扁舟孤悬长江。

连日来，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江新洲
水位持续上涨。12 日中午 12时，长江九江站水
位 22 . 77 米，超警戒水位 3 . 27 米，逼近历史最
高水位。汛情紧急，柴桑区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
部当天发布通知，7 月 13 日前全镇老幼病残必
须全部转移完毕。

记者在江洲渡口看到，从江新洲发往市区
的轮渡上，一批批居民正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
序转移。但与此同时，也有众多青壮年正源源不
断跨江驰援，逆行江新洲。

江新洲常住人口约 7000 人，很多人外出讨
生活，但这里的油菜花、金沙滩、棉花地等一草
一木仍让不少人魂牵梦绕。11 日傍晚，38 岁的
江洲镇团洲村村民伍文明和同乡一道，驾车登

上了返乡轮渡。“老母亲在家，听说北堤告急，我
立即放下了手中的活赶回来。”望着滔滔江水，
伍文明心里着急，12 日一早就扛着铁锹出现在
了大堤上。

在江新洲北堤，记者看到岸边已经垒起 60
公分高的子坝，部分堤段江水已经高过坝面，浊
浪不停拍打岸边沙袋。江洲镇柳州村村支书洪
棉雪站在水中，接过村民递来的一袋袋沙石，仔
细堵住渗漏。

“大堤背后是万亩良田和我们的家园，堤毁
了，家就悬了。”洪棉雪说。11 日夜里，当地突降
雷雨，为了在大坝外层铺上三色布防风浪侵蚀，
他毅然挺身而出踏入江水，连续奋战 6 小时，腿
脚被浸泡得发白。“脚破了，鞋穿上就不敢脱
了。”

尽管如此，洪棉雪并不泄气，因为越来越多

人正赶来与他并肩作战。
58 岁的企业员工李海松回来了，他说“就

算放弃 500 块钱一天的工钱，我也要回”；56 岁
的装修包工头周齐峰回来了，在他看来，大坝是
村里人一担担挑土垒起来的，就像自己的孩子，
守护大坝是他的责任；村民“95 后”沈捷和“00
后”王礼华也回来了，稚嫩的肩膀正扛起 40 公
斤重的沙袋……

老百姓上来了，子弟兵赶来了，志愿者也来
了。40 多公里长的大堤上，旌旗猎猎，人们昼夜
值守，或巡堤查险，或装沙垒坝，或整装待命。饿
了，就随便扒两口；困了，就躺在哨所眯一会，拼
尽全力只为一个共同信念：把家守住。

万众一心，孤岛不孤。
（记者余贤红、黄浩然）

新华社南昌 7 月 12 日电

跨江逆行 孤岛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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